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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一期)
在那个命运之神显灵的晚上，

或许是那个始终留在脑海中的眼
光鼓励了我，也或许是人在绝望时
试图抓住任何一个机会的本能，我
一生中和陈育延讲的第一句话勇
敢得如此简单：

“去不去广州？”
很多年后我依旧难以相信她

的答复竟是这样不顾一切的爽快：
“好呀，有车票没有？”

我掏出两张车票晃了晃。她
是那样天真，居然没有怀疑我可能
藏有险恶用心，匆匆吃完饭后便回
家收拾行李了。

那一夜我辗转反侧，思绪万
千。既有难以忘却的过去，又担心
她一夜过后察觉我的图谋不轨。

第二天，我在车站见到了背着
书包的她。她笑着，我更兴奋莫
名，颇有一种相约去干坏事的快
感。

不，我一定是告诉她我们将去
广州从事革命活动。

革命时期和战争年代一样，在
血与火的纷飞中创造了无数个特
殊的间隙来培育爱的萌芽。因为
战争和革命所呈现的残酷，这爱也
就益显浪漫。譬如《魂断蓝桥》中
玛拉和罗伊因在防空洞躲避轰炸
而相识相恋。没有战争，两个素不
相识的男女如何可能如此贴近地
交谈呢。我们最初能如此贴近交
谈，归功于全国范围内的武斗局
面。文革

中的武斗和我结下了不解之
缘。我后来在清华百日武斗中的

“救美”故事被刊登在万象杂志和
老年时报，成了老少皆宜的“言情
小说”。那一次，因为沿线很多地
方发生武斗，京广一线难渡，鹊桥

成通途。火车开开停停，三天的路
程走了十天，就连从北京站出发的
时间也整整推迟了二十四个小
时。候车大厅里人声嘈杂，歌声嘹
亮，火车的不正点让来自五湖四海
的革命群众相聚一堂，造就了一派
大好的革命景象。在听到推迟一
天的广播后，我迟疑地问她要不要
先回家明天再来。她说：她母亲对
她单独和一个男孩子去广州很疑
惑，要是回家就可能出不来了。

她母亲不愧是老革命，具备丰
富的对敌斗争经验，一眼就看穿了
我的用心。但这有点冤枉了我，最
初的剧本并非如此，后来不过是假
戏真做而已。

那一夜，我们就躺在堆放在站
台上的麻袋上面，仰望星空聊了一
整夜。我不记得聊了什么，但我记
得当时的感受，因为我想起了保尔
和丽达躺在拥挤的火车车厢里的
情景。看到保尔的拘束，丽达说

“科察金同志！请您把资产阶级那
些俗套丢掉，躺下休息吧！”

我们没有休息，也不可能像保
尔和丽达那样挨得很近，但望着穿
了白衬衫蓝短裤的她，我感到了青
春的魅力。或许我也曾像保尔一
样产生过某种不可抑制的冲动，必
须要用坚强的革命意志控制自己。

漫长的旅途，我们寻找着各种
话题和方法来排遣。我和她玩起
了我在读中学时想出来的一个火
柴棒游戏。这个游戏看起来简单，
但含有一般人想不出来的数学技
巧。她虽然是清华计算数学专业
的学生，却屡战屡败。

她后来告诉我，她是在屡战屡
败后开始喜欢我的。

一个在清华文革舞台上崭露
头角的革命小将却败在几根火柴
棒上，让我轻易赢取芳心。

在兵法上，这叫智取。
当火车抵达武汉附近的一个

小站时，司机因害怕被流弹打死而
弃车逃离。一些旅客将司机找到，
并和他一起学习毛主席语录，鼓励
他“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
难，去争取胜利！”

但司机不为所动，火车被迫在
小站停留了两天。

这意外的停留给了我们在月
光下漫步的机会。小站旁的田野
上，月光如水，晚风轻轻吹过树林，
那正是《费加罗的婚礼》里伯爵夫
人和女仆苏珊娜设计的让人意乱
情迷的场景。

我们不由自主地坠入情网，从
此一同走上了历时八年的人生之
旅。

这“红”与“黑”相恋的花边新
闻让清华园里许多人大跌眼镜。
一个红极一时，前途无量的革命左
派居然和一个被批倒批臭的修

正主义苗子混到了一起，这就
像英国王室的公主下嫁伦敦塔里
的囚犯一般让人不可思议。

这既不合常情，更违背当时的
革命原则。

文革中的上海滩出过一件类
似的咄咄怪事：无产阶级的“小钢
炮”，造反派戴厚英，爱上了资产阶
级的“吹鼓手”，名诗人闻捷。这戴
厚英当过闻捷的专案组组长，换言
之，闻捷曾是她的阶下囚。闻捷因
此被诬陷为腐蚀革命造反派，摸走
了革命阵营里的小卒子，种下了诗
人之死的前因，最后被逼用煤气结
束生命。

我摸走的可是清华革命阵营
里的一员大将，理当罪加一等。但
清华向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
校训：我自强不息，摸进了革命阵
营，而清

华园气势厚实和顺，各路革命
君子均增厚美德，容载万物，竟容
下了我腐蚀革命左派的行为。除
了一些蜚短流长外，并无人将我逼

上绝路。我和陈育延遂纵情山林，
香山、居庸关、十三陵、八大处，无
一不留下我们的足迹。就她而言，
这显然是革命意志衰退的表现，但
在清华两派斗争中她原本已被边
缘化，并无革命重任在身，爱情的
绿色便乘虚而入，吞噬了革命的红
色。

常言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
伏。一年后，这被吞噬的革命红色
在大革命的调色板上变成了反革
命的黑色，一大批文革风云人物因
强烈的革命意志而遭了罪，陈育延
反而因此又红了一阵，后来和沈如
槐分别作为团派和 414 派的代表
被选进清华大学革命委员会。

当了官的她倒是依旧保持了
绿的本色（国屏兄曾问我为何想到
要送陈育延绿毛衣，这或许是一
个解答）。有一次她主持全校批
判大会，有一个学生在发言稿中
将我作为清华大学党委推行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典型加以批
判。这当然是全校革命师生员
工的共识，但她竟以审稿人的身
份要求删除有关内容。她这种
严重丧失革命原则的行为理所
当然地遭到了发言者和其他审
稿人的抵制。开会那天，她愤而
退出会场。任凭大喇叭里工宣队
领导呼喊她回去主持会议和全校
几万名师生员工的等待，她和我躲
在东大操场的角落里，就是不去会
场。

她这种宁要“英雄”不要江山
的举动和我在清华武斗时的“英雄
救美”业绩可说是异曲同工。

然而，形势比人强。几个月
后，我和一大批清华学子被扫地出
门。耀文兄曾在他的《似水流年之
水木清华》一文中提到一件她和我
在车站分别时的往事：只见叶公与
所爱依依惜别，酸酸楚楚，除了迷
茫和惆怅，还多了两行“离人泪”。

我已不记得了，看来我们那时
候都还“绿”得可以。从此，“一种
相思，两处闲愁”，在南国的绿水青
山间又难免生出错综复杂的浪漫
故事。

附：一个火柴棒游戏
桌上有 N 堆火柴棒，每一堆火

柴棒的数量是任意的。两人按下
面的游戏规则轮流取走这些火柴
棒：

1.每次只允许从其中一堆取走
火柴棒，

2.在选定的那一堆，可取走任
意数量的火柴棒（例如，可以全部
拿走），但每次至少要取走一根，

3.最后一次取走火柴棒的人获
胜。

林海：
二校门前面的小河不是从东

向西流的，而是从西往东流。当晚
风轻轻吹过的时候，河水不会倒流
吧？我想你一定是被那轻轻一触
击晕了。

叶志江：
是的，那绝对是一个政治错

误。在那个年代，会有什么东西
可以由东向西流呢？它一定是
由西向东流的，沿着革命的大方
向。（未完待续）

（接上一期）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副院长、教

授、博士生导师张敢认为，刘洪友
先生于中国传统书法造诣颇深，遍
临甲骨、金文，以及汉唐碑帖，揣摩
和体悟中国文字的结构、章法和笔
墨之精妙。

《中国书法》杂志主编、中国书
法家协会理事、西泠印社理事朱培
尔评论说：“刘洪友先生在日本被

尊为书法教育家，几十年来，他作
为日本中国书法学院院长，弟子三
千，誉满东瀛。其草书，风神潇散，
神采飞扬；其榜书，气度恢弘，浑厚
华滋；其篆书，苍茫老辣，真力弥
漫；其隶书，笔姿畅达，神清气爽；
其楷书，端庄典雅，峭拔中见动与
静的和谐。他的作品中既有禅的
智慧与境界，又有自我性情的流露
与潜意识的发挥；既有帖派书风的
清气与文气，更有碑派书风的阳刚
与大气。”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副院
长黄小峰认为，以汉字为根基的书
法艺术是东亚文化圈中重要的文
化现象。刘洪友对这个传统显然
有自己的独特认识，因为他熟谙中
国和日本两个文化语境中对书法
的不同理解。细细观赏他的作品，
可以看到他努力融汇不同艺术趣
味的努力。譬如，第一眼看到他的
临古小品，看到他对从上古的甲骨
文、金文到清代帖学大家的孜孜不
倦的临写，仿佛看到明清时代书法
家对诸家名帖以及各种书体的理

解和实践。第二眼看去，又仿佛看
到狩野探幽对中国绘画名作的临
仿在书法中得到再现。他的大字，
既让人想起禅宗书法的洒脱，又让
人想到唐宋飞白书的画意。他对
色纸的喜爱，既延续了传统文人的
文房雅趣，又具有视觉文化的强烈
感染力。

中国人民大学文艺复兴研究
院教育委员会主任、中西方美术研
究院院长余润德这样评价刘洪友
的书法作品：“晋代著名书法家卫
夫人在其《笔阵图》一书中有言:‘善
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
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字
若无骨，风采全无。看书法家刘洪
友的书法作品会给人一种‘自由与
风骨’之感。“

“他的书法承古开新，于审美
创造中追求一种‘风骨与遒劲’的
精神气质，深得‘书贵瘦硬方通神’
之精要。其字法谨严而气骨开张，
虚锋中蕴蓄着韵致，沉着、飞翥和
谐统一。篆、隶、楷、碑、帖相互交
融，笔实墨酣，点画灵动，笔力劲

健，结体遒美。章法错综有致，墨
法枯润相生，尤多节律之美。”

知书不在于笔牢，浩然听笔之
所至而不失法度，乃为得之—书法
之道也。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刘洪友
没有跟谁去比第一、争头筹，他埋
头在书法艺术道路上，进行着永无
止境的追求，他的书法成就得到了
国内专家学者和广大书法爱好者
的认可。

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
结四十周年，几位大名鼎鼎的大书
法家走到了一起，他们分别是：中
国书法家协会第五届、第六届顾
问，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尉天
池；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苏士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
中国文联原副主席覃志刚；全日本
华侨华人联合会会长刘洪友。
2018年 9月 4日至 9日，四人联合
在日本东京都银座中央美术馆举
办“墨韵·匠心”书法艺术展。他们
还应邀参加日本“2018中国节”，分

别写下了“礼之用”“和为贵”“德不
孤”“必有邻”四件作品，用书法艺
术架起中日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
带。

2018年 10月 20日，四人组合
回到国内，在南京牛首山举办“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墨韵·匠心’—
尉天池、苏士澍、覃志刚、刘洪友书
法艺术展”，作为牛首山佛顶文化
艺术节系列活动的开篇之作，拉开
艺术节帷幕。开幕当天还举行了
以“做好中国人·写好中国字”为主
题的“大家携小手，同书中国梦”现
场书法创作，尉天池、言恭达、孙晓
云、刘洪友、李啸、王卫军、刘灿铭、
黄正明等书法家现场指导百名小
学生创作书法。

刘洪友舞动大笔，现场书写约
100平方米篇幅的“中国梦”巨幅书
法作品，是这场活动的压轴戏，气
势震慑全场，令人叹为观止。“传承
书法艺术是一个书法家的使命，每
个人的梦汇聚在一起就是中国
梦。希望孩子们都能写好中国字，
做好中国人。”刘洪友说。

晚风轻轻吹过树林

南京·东京(二十一）
两国地震两地捐

“2008年 5月 12日 14时 28分
04秒，中国汶川发生 8.0极大地震
震惊国内外。”刘洪友是从朋友转
来的短信中得知这一消息的。

刘洪友长期居住在日本也不
例外，对地震已经见怪不怪，可汶
川这个级别的地震非同寻常，这是
毁灭性的大地震。心系祖国的刘
洪友下课后急匆匆赶回家，他急于
了解地震的详情，回家便打开电视
收看关于中国大地震的新闻报道。

通信中断，道路塌方。多支救
援部队或徒步或乘飞机、军列，从

各路向震中汶川开进。电视画面
里，房屋倒塌，遍地瓦砾，被压在垮
塌建筑物下喊救命的人，满脸血
污，惨不忍睹，大人不幸罹难，懵懂
的孩子不知所措大声哭着喊“妈
妈”……

看到这些悲惨的画面，身在海
外一片赤子之心的刘洪友和太太
罗华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刘洪
友对罗华说：“这地震造成的灾难
太惨重了，明天我要组织为灾区义
捐。”

第二天一早，刘洪友、罗华便
安排行政秘书等人一起通知各教
学点，为中国汶川地震灾区募捐。

在中国书法学院本部，刘洪友

把学生召集起来做动员。他说：
“同学们，你们看到新闻了吧？中
国四川汶川发生了罕见的大地震，
我在电视上看到，死了许多人，现
在他们特别需要帮助。

罗华第一个响应：“我们家捐2
万日元。”阿部说：“我要捐。灾难
面前见人心。”

石川英子也带头捐，她说：“岁
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我在中国
生活过多年，虽然没有去过四川，
也是第一次听说汶川，但我也要尽
我的绵薄之力。”

在他们的带动下，所有的学生
都捐了款。有的学生表示，自己回
家再动员其他人，为中国灾区捐

款。
捐款持续到下午五点，经清

点，捐款共计 100多万日元。罗华
与中国书法学院的工作人员要赶
在中国大使馆下班前，将这笔捐款
送到。他们打了辆的士，途中通往
大使馆的那条路因故临时封闭。
罗华跟日本司机说，绕小道到大使
馆的后门。司机听说她们是为中
国灾区送善款的，当即表示不收车
费，算自己为中国灾区捐了款。罗
华把车费加在捐款中，亲手交给了
大使。

“5·12”汶川地震严重破坏地
区超过10万平方千米，近7万人丧
生，37万余人受伤，近 1.8万人失

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破
坏力最大的地震，也是唐山大地震
后伤亡最严重的一次地震。

日本政府援助了约 5 亿日元
(约480万美元)，并派遣专业救援队
奔赴汶川地震灾区紧急救援。

刘洪友感叹：“爱人者人恒爱
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国家也是如
此。”三年后，也就是2011年3月11
日，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县北部发生
里氏 9.0级地震，比中国的高出一
级，但这一级的毁坏程度却要高出
许多倍。

地震停下来后，罗华马上打电话
给刘洪友，当时日本的通讯系统全部
瘫痪，电话根本打不通。（未完待续）


